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研究
张 曼1,2，菅利荣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16；2. 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2)
 摘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是促进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在我国涌现了一批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如产业技术研究院、航空高技术产业园等，这些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的培育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发展平台。本文界定了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的内涵；设计了其创新集群网络的结构；提出了创新集群网络的发展模式以及演化路径；探究了如何依托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的政策措施，旨在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footnoteRef:1] [1: 收稿日期：年-月-日，修回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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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novation cluster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innovation-oriente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o realize lead-over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cross-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stitutes emerge in China , such 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aviation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etc, these cross-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stitutes provide strong support and a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the nurture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novation cluster network. This paper defines the meaning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novation cluster network based on the cross-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plans the structure of the innovation cluster network; advance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evolution path of the innovation cluster network; explores the policy measures that how to develop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novation cluster network relying on  cross-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stitutes.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novation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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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科技创新、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极其有效的模式，它的培育和发展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在较长时期内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产业集群并不是一定区域内大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简单聚集，它的本质特征是企业之间存在网络联系，集群能够产生创新和合作效率必须依靠内部的网络联系，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必然以创新集群网络型模式发展。
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由高校、企业、科技中介、政府等组成的集群网络，目的是提高隐性知识的转移率和技术成果的转化率，从而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的产业技术能力，它已经成为知识创造与科技创新的首要选择。最著名的当属美国科技创新圣地“硅谷”，还有位于美国东部与“硅谷”齐名的北卡三角科学园、法国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日本丰田汽车产业园、2015年已见雏形的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等。近十年来，国内也涌现了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航空高技术产业园，例如：2010年上海市成立的我国第一家以新兴产业为主旨的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2010年四川省成立的中国西部第一家以促进新能源领域政产学研合作发展为目标的成都新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2011年成立的北京通用航空产业园、2011年竣工完成的中航工业成飞航空高科技产业园、2013年江苏省成立的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这些研究院或产业园实质上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理论上承担了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的角色。在已形成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更加有助于网络内创新主体间的知识转移和知识溢出，突破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综观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尽管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多停留于内涵定义、阶段性特征、案例分析、发展政策等探索阶段。我国许多省市虽已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启动建设了一批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但总体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萌芽期，还没有真正形成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更没有在众多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创新集群网络中建立起高效率的知识交流与转移关系，从而影响科技创新绩效及成果转化。本文以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为平台，从创新集群网络的整体视阈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结构及发展模式。
1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内涵界定
2009年9月，温家宝总理首次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词，紧接着一年后，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3]，此文件的颁布在国内第一次界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并确定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领域。2011年3月，颁布的“十二五规划”[4]中明确指出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提出五年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并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示范基地。而在2016年3月17日颁布的“十三五规划”中仍然明确提出推动战略前沿领域创新突破，加快突破七大战略性新兴领域核心技术，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这些重要文件的颁布足以证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
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主流的提法是“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ies）”，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20世纪70～80年代，兴起于21世纪。Porter M.（1980年）[5]将新兴产业界定为由于技术创新、相对成本结构改变、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而新建立或者重新形成的产业。Porter的论述中从新兴产业出现原因的视角界定了新兴产业的概念，提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又有着一定的联系。Low等（1997年）[6]认为新兴产业处于产业发展从萌芽期到成长期的初级阶段。McGahan等（2004年）[7]则提出新兴产业处于产业发展中的暂时阶段。两位学者是从产业发展周期的视角来界定新兴产业，而Agarwal等（2004年）[8]从新兴产业的发展风险性视角提出：少数创立新兴产业的公司将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也能从先动优势中获益。Erickcek（2007年）[9]等又从业务、就业增长视角认为：新兴产业是销售和就业方面全新和快速增长的产业。近些年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界定，如表1所示[10-16]。
表1 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内学者的内涵界定
	视角
	内涵界定
	学者
	年度

	战略主导性
	新兴产业是伴随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应用而出现的并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家战略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产业
	姜江
	2010

	
	新兴产业是国家经济战略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前瞻性、支柱性的产业
	来亚红
	2011

	新兴性
	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具有战略性、关联性、成长性、创新性、风险性和导向性的产业
	刘洪昌
	2011

	
	新兴产业是以关键技术突破和经济发展趋势为方向推动经济增长、社会长远发展的产业
	许晔
	2011

	
	新兴产业是新兴技术和新兴市场结合并引发产业转型或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
	张少春
	2010

	概念本身
	新兴产业是由新兴先进技术成果发展起来并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和重要战略发展意义的产业
	刘志阳程海狮
	2010

	
	新兴产业是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或产业链延伸形成的具有战略性和新兴性的产业
	李勃昕
	2013



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时间不长，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不一，综合对文献的分析从本质特征视角对它进行内涵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以创新为关键特征、以加速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产业化为目标的先导性、支柱性、具有战略地位的产业。
1.1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的标志，是推动其发展的有效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可实现集群内创新主体的资源整合，促进市场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形成持续创新发展的机制，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有力带动整个新兴产业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其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学者们认为有集群必然其中有网络的关系存在，David Keeble等（1999年）[17]认为：集群内机构存在的各部分及它们之间一定的网络关系影响集群的竞争优势，这种关系的紧密性应该适度才能增进信任，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提高竞争优势，还指出集群内各组成部分结网可以促进互动中创新。David P. Angel（2002年）[18]认为：集群内的网络结构将决定着企业创新能力和集群整体的竞争力，应该发展有结构的“空洞”网络。Arbia( 2011年)[19]等分析了产业集群发生在空间内的原因及分布状况。刘志阳和程海狮( 2010年) [15]从创业扩散的角度提出不同的创业扩散形式将产生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喻登科( 2012年) [20]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和模式的视角分析了集群以价值链、知识链和物联网为媒介的路径并按照单核、多核和星形的结构模式协同发展。
国内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已初具规模，这些机构实质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由高校、企业、科技中介、政府等组成的集群。在已有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的研究基础上对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界定为：以生产复杂产品为目的，由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各创新主体组成的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创新网络为核心、攻克关键技术、支配区域性资源、占据全球价值链网高端位置的综合产业网络。
1.2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产业升级与集群发展走向融合的一种产物，它的核心是创新网络。McEvily 和Zaheer（1999年）[22]采用网络理论对一个集群内的新兴产业进行研究，提出集群内企业高频率地交流和合作可以提升集群网络关系价值。Eisingerich（2010年） [24]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证实了新兴产业集群的网络开放性和网络强度会影响集群绩效。通过分析文献可以得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是由其创新主体构成的创新网络决定的。
国内许多学者借鉴国外的相关网络理论分析方法对创新网络影响集群整体竞争力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余雷和胡汉辉（2013年）[26]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体现在其网络的竞争力，在核心技术的驱动下，创新网络向高端自主价值链网和资源利用网阶段发展。牟绍波（2014年）[27]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式创新的内涵、集群式创新网络的结构和类型,并基于信任、声誉、权力和制度等构建了集群式创新网络的综合治理机制。喻登科、周荣（2016）[21]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全要素网络的结构、内在关系并全面阐释了全要素网络的共享机制。这些研究从创新网络的概念、结构、类型、治理机制、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从创新集群网络的形成和作用的角度将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界定为：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技术、共性技术及关键技术协同创新与转化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促进创新主体间高效、稳定的创新价值流转，以提高隐性知识转移绩效的知识交流网络。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中高校的研发能力、专业化的公共研发平台、政府的政策措施调控、风险投融资平台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都是关系到创新集群网络创新能力的重要元素，因此创新集群网络依托已形成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作为支撑和平台来发展能够更加高效的拉动创新知识的产出，促进创新知识的应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转化能力。
2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结构
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证明创新集群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特征，网络结构直接影响整个集群的创新绩效及鲁棒性。Baum等人（2003年）[29]提出集群网络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特征，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复杂网络理论来研究集群网络，如范如国等（2008年）[30] 演化产业集群网络时使用无标度网络模型；李旲等（2010年）[31]演化集群网络时使用小世界模型与选择价值函数演化模型相结合的双重网络；张瑜等（2013年、2015年）[32-33]基于无标度网络的特点，考虑节点退出机制、鲁棒性、权重变化性，构造产学研合作网络演化算法。总体上使用复杂网络的方法对创新集群网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使用该方法对网络结构分析及构建将是一个新的突破点。本文将从复杂网络的视角对网络结构进行分析，进而依托产学研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
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把高校、政府、科技中介、金融机构、核心企业和一般企业等创新主体视为一个整体，其结构分为两层，其中核心企业和一般企业作为内生创新主体位于网络的内层；高校、政府、科技中介、金融机构作为外生服务支撑主体位于网络的外层。各创新主体通过跨组织团队实现资源整合、隐性知识转移、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2.1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结构分析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是依托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发展而来，两种网络结构类似，反映了集群内各部分之间的连接多寡、连接方式、方向。使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将创新主体抽象为节点，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技术、知识、资源、控制权力等）抽象为节点间的边。创新网络形成过程中，节点和边的改变也会导致网络结构随时发生改变，可将其分为单核创新集群网络、多核创新集群网络、网状创新集群网络3种基本结构[34]。
2.1.1 单核创新集群网络
这种结构的产业集群是由中心的一个大型企业（核心企业）和围绕在周围的多个相关的小企业（一般企业）组成。单核创新集群网络中核心企业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力，带动一般企业的发展，主导整个网络的演化和运行 [35]。结构如图1所示。



注：单向箭头表示控制权力指向；双向箭头表示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流向
图1 单核创新集群网络
创新集群网络核心企业非常关键，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拥有最大的度分布，最多的隐、显性知识传递，具有最大的创新绩效。考虑到创新集群网络的稳定性应对核心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风险规避，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流动主要体现在核心企业和一般企业之间，以及核心企业与高校、政府、科研中介之间的非线性联系，一旦核心企业退出或衰退，整个集群网络也就随即衰退。
2.1.2 多核创新集群网络
这种结构的产业集群由几个核心企业和围绕在它们周围的多个一般企业组成。每个核心企业和围绕在其周围的一般企业分别形成了多个子网络。子网络内部合作密切，而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竞争。每个子网络内的合作类似于单核创新集群网络；竞争表现在子网络间几个核心企业资源的竞争和一般企业选择核心企业的竞争。结构如图2所示。


注：单向箭头表示控制权力指向；双向箭头表示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流向
图2 多核创新集群网络
创新集群网络中由于拥有多个核心企业降低了整个网络的风险。几个核心企业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比如多个核心企业与高校、政府等外层网络之间的竞争、与一般企业建立交流之间的竞争，因此集群内的知识交流仅存在于围绕单个核心企业的子网络中，这种结构较之单核集群创新网络的稳定性提高了，而知识技术转移效率降低了，创新绩效也随之降低了。
2.1.3网状创新集群网络
这种结构的产业集群由多个一般企业组成，这些企业间根据自身需要彼此建立联系形成网络，各个企业实力相当，各方面的竞争比较激烈。结构如图3所示。


注：双向箭头表示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流向
图3 网状创新集群网络
创新集群网络中每个节点以一定的概率与其他节点建立联系，没有核心企业作主导作用，以这种网络结构建立的产业集群在抗风险能力上相对较强，网络内的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知识技术交流频繁，但是企业多数为小企业，突破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能力较差，它们同外层网络之间的交流能力较弱，导致集群网络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集群绩效较低。
2.2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结构设计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理论上为了实现最大的创新绩效，网络结构采用多核和网状相结合的结构，称之为混合创新集群网络。这种结构的产业集群混合了多核和网状集群的特征，由核心企业和一般企业组成子集群（子网络），集群内企业之间和子集群间的合作关系根据自身需要随机产生。
由图4可以看出，混合创新集群网络内的每个核心企业与跟它紧密合作的一般企业构成了子网络，这些子网络内的企业跟其它子网络中的企业也有合作。这样加强了整体网络内企业的知识交流，企业构成的内生创新主体通过建立高层次跨组织团队与政府、高校、金融机构、科技中介等外生服务支撑主体进行攻克关键技术、转化科技成果、促进知识转移。
这种创新集群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特征，对于核心企业的关键节点进行适当保护可以规避风险，增强网络稳定性和鲁棒性，同时集群网络内各企业间根据需要建立知识交流，核心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相关配套企业的支撑促进整个集群网络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



注：单向箭头表示控制权力指向；双向箭头表示技术、知识、资金等资源流向
图4 混合式创新集群网络
2.3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通过对网络结构的比较分析得到，选择发展哪种结构的集群网络直接影响产业集群的绩效。评价集群绩效的方法很多，大量文献表明主要依据创新能力、技术转化率、知识流动（主要是隐性知识流动）、集群的鲁棒性四个方面来考虑。网络结构中混合式创新集群网络表现出较高的集群绩效，从图4中可以看出它是由多个核心企业和一般企业构成的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特征的网状结构，核心企业和一般企业之间有较多的知识交流，核心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提升了技术转化率及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引导和政策调控也可以对核心企业（节点）进行适当保护来保证整个集群网络的稳定性发展，构建这种结构的创新集群网络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使集群绩效达到最大化。正在国内兴起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如产业技术研究院、航空产业园等，其本质上具有这样的网络特性和网络结构，因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需要依托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如产业技术研究院、航空产业园等）、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为一体的知识集成网络化信息平台来培育和发展。
例如，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是2005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的首家国家级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典型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实地调研及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可知基地注册企业已经超过500家，航空制造研究分支机构100多家，新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核心企业有全国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研机构有全国唯一的大中型飞机设计研究院——中航一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全国唯一的飞行试验研究鉴定中心——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还有培训机构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另外该基地与全国多所高校建立了长期项目合作关系。该基地采用产业链构建、集群化发展的思路，已经初步完成特色航空产业链的构建，但集群化发展仍处于萌芽期，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的形成还属于初级阶段，基地内企业关联度不高，各创新主体间的知识交流较少，更没有形成创新集群网络。因此引导基地内企业增强自身的开放性、加强企业间及与高校间协同合作创新、再加上政府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在基地内构建一个混合型集群创新网络来提高集群创新绩效是必然趋势。
3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发展模式及演化路径
3.1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发展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在国际上有三种：市场主导的产学研相结合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市场主导的产学研相结合发展模式，如美国利用斯坦福大学的丰富科研资源和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建立了创新高科技园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如日本的科技创新特大城市区域（TAMA），日本政府针对一些新兴产业制定了优惠的税收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对研发活动提供补助、要求金融机构对高技术产业提供贷款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如韩国的大德科技园，韩国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同时紧密配合新兴产业的发展使产品快速进入海外市场、开设科技市场，韩国是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纵观产业发展史，韩国政府根据每个阶段的市场变化采取了有选择、有重点的产业政策。
根据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状分析需要基于产学研相结合与政府积极干预的发展模式进行。图5为国内正在兴起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如航空高技术产业园）内初步形成的网络 [36] ，在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中知识的高度创新、流动、转移势必会促使新兴产业“基因”的孳生。这个“基因”是指某一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诱因，有它的存在才会产生一个新兴产业。如图5所示。


图5  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形成“基因”
新兴产业的“基因”形成后，拥有新兴产业“基因”的核心企业或研究机构开始活跃起来，同时对“基因”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主要是政府积极干预），依托“基因”积极争取各种资源，不断加强与其它创新主体的联系，产学研协同创新，从而形成新兴产业的“种子”（以“基因”为基础形成的未来产业雏形或胚胎）[37]。相对稳定的新兴产业的“种子”就是由“基因”与培育 “种子”的软硬件环境组合形成的。“种子”经历发育期和生长期，如图6所示。图6中“种子”生长期示意图就是新兴产业集群网络形态，由具有成熟“种子”形态的核心企业和一般企业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网络。也可以说新兴产业集群从网络结构的角度看由基因形态、种子形态和网络形态发展而来，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

  
图6 新兴产业“种子”发育与成长示意图
3.2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演化路径
由产业集群理论和上一节的分析可知，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的发展将大致经历的演化路径为“种子”生长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创新集群网络各个发展阶段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比如武建龙、王宏起（2014年）[53]基于模块化视角分析；刘思峰、方志耕等（2014年）[37]引入“企业集群剩余”的概念并按照网络中所有企业集群剩余之和分析（企业集群剩余即参与集群的企业与不参与的同类企业相比所获得的利益额外增加和成本节约）。本文提出从创新集群网络的绩效来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创新集群网络的绩效是由网络内所有企业效率的平均决定的，企业效率是企业加入网络后与之前学习效率（吸收的新显、隐性知识与所有知识的比率）的增加值。用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函数F (t)来表示创新集群网络的绩效，如图7所示。


图7 创新集群网络发展阶段与绩效关系图
“种子”生长期：“种子”生长期中会存在某一特定阶段，也就是图7中所示的萌芽期，这个时期内的企业间的集聚效应没有形成，“基因”的吸引会使很多企业去争取与核心企业的合作，有可能导致很多企业效率很小，甚至没有效率，这是集群“种子”生长最困难的时期，是最复杂、最脆弱、最重要的阶段。政府可以多方位如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来支持产业的发展。
成长期：经过困难的萌芽期，集群内企业学习效率增长，创新集群网络的效率也持续增长，如在K1点处F(t)增长率达到最大值，创新集群网络发展阶段进入成长期。这个时期集群规模将不断扩大，集群以网络型发展模式发展，集群内部各组织间最大程度的进行知识流转，产学研技术创新平台效果明显。
成熟期：经历成长期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的发展将迈入成熟期。在K2 点处F(t)增长率趋于0，这个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内企业知识学习效率趋于稳定，集群网络内各种运转比较完善，政府不再对其进行干预，完全由市场主导。
成熟期：经历成长期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的发展将迈入成熟期。在K2 点处F(t)增长率趋于0，这个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内企业知识学习效率趋于稳定，集群网络内各种运转比较完善，政府不再对其进行干预，完全由市场主导。
衰退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发展经过一段时间鼎盛的成熟期后，在K3 点处F(t)增长率小于0，这个时期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的新兴产业出现，相应企业进入集群网络，新的“基因”也会孳生，衰退产业企业退出，竞争加剧，导致集群网络衰退或者转型。
4结论
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正在国内兴起，如何以这些机构为平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是本文主要探索的问题。基于大量文献分析并结合了我国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网络的研究背景界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的概念；在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三种网络结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的创新集群网络结构；提出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采用产学研相结合与政府积极干预的发展模式历经“种子”生长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这样一个演化路径。
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处于“高端产业，低端技术”的发展困境，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核心技术掌握较少，整个产业链不完善，产学研技术创新平台尚未发挥明显作用，创新集群网络的发展正处于“种子”生长期中比较困难的萌芽期。因此需要在已形成的产学研跨组织知识集成机构中完善自身的发展定位、管理模式及运作机制，提高创新能力，建立起高效率的知识交流与转移关系，再加上政府的适当引导和扶持、金融资本的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群网络将度过困难期步入下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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